
惊奇的房间——张观鹿个展

空间站即将呈现“惊奇的房间”张观鹿在空间站的首个个展。展览主要呈现艺术家近三年的

《惊奇的房间》、《对偶，抑或镜子》、《集锦》、《广场》、《苹果》及纸本等系列的三

十余幅作品。

张观鹿（曾用名康学儒）他不仅是艺术家，也是艺术评论者与策展人，也曾运营一间实验艺

术空间。2013年从为《艺术时代》杂志画发刊词开始到近年来全身心投入创作，对于张观

鹿来说这种身份的转变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状态和价值观念，并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和意

义。

《惊奇的房间》是张观鹿最新创作的与艺术家工作室有关的系列作品。工作室对于艺术家来

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与艺术家个人经历和喜好有所不同，也是个人成就和身份的象征。

在张观鹿的“工作室”中，有经过他精心编排的保罗·塞尚、一生画瓶子的求索者莫兰迪、

墨西哥传奇女艺术家弗里达、图伊曼斯和米罗......张观鹿从他们的作品中窥探出线索创造了

“惊奇”的工作室房间。这并不是模仿，这全然来自于艺术史和知识系统，“适当引用，恰

当用典”。就像张观鹿所说：“古今中外的美学并置，雨伞和缝纫机在手术台上相遇，一种

真正的审美平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绘画。”

“惊奇的房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展示了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探索欲望，以及将各种知识

和物品整合在一起的智慧和创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现

代社会中充满各种高科技设备、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设施、信息爆炸的网络环境或是充满挑

战和机遇的未知领域。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房间”应该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筛选出有价值的

艺术内容？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呢？

在张观鹿的绘画中，如何将那些经典的、流行的、大众的图像符号从其固有的说辞和固化的

形象当中解放出来，并构建成一种恰到好处的图像关系，是他所神往的。《集锦》系列中他

遵循建筑规律和美学结构的基础，对图像符号重新解读，进行解构与重构，创造了全新的视

觉体验和感受。中国人讲究“居有所宜”，喜欢在家中摆放一些静物，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如花瓶、小动物瓷器、太湖石、葫芦、小座钟等。在《中国静物》这幅绘画中，

张观鹿用一种新的语法和中国壁画中经典的平行结构，将内容相互呼应，平行展开，构成一

幅完整的画面，这种独特的构图方式是张观鹿所喜爱的。

《苹果》系列也是张观鹿重要的系列绘画作品。说到苹果，我们常常联想到塞尚，苹果是塞

尚画作中对于生命力最好的表达，凝结最真挚，最热烈而又最冷静的情感。他画出苹果的结

构、浑圆、明亮，甚至能闻出香气。美国艺术史家夏皮罗的研究，苹果在塞尚的作品中不仅

是一个具体的物体，也相当于人体。一方面，苹果代表性渴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性压抑。

对于塞尚的“苹果”，张观鹿明白不能光将塞尚理解成只按照圆球体画画的笨拙老头。苹果

在中国文化中又如何理解呢？难道它在艺术中的出现仅仅是一个静物吗？《现代启示录（之

一）》中，画面中有魔鬼崇拜的羊驼面具，左右摆放着对称的陶罐，以及中间陶器中叠摞的

祭品苹果，构建出一个神圣的祭祀空间。在非洲，面具被视为与神灵、祖先灵魂和超自然力

量相连接的媒介。在中国，苹果被视为象征平安与幸福的吉祥物。这些内容的碰撞和交融，

组合和重构的绘画，对观众的艺术理解和审美期待有何影响？又如何解读这种跨时代的艺术

表达？



基里柯广场是意大利维罗纳市中心一个著名的景点，张观鹿将这些具有特色的房子放在一起，

就像“盲目购买，开启惊喜”的盲盒。消费者购买盲盒，并不知道里面具体是什么，过程的

刺激和期待感，使消费者想要凑齐全部的盲盒。张观鹿的“盲盒美学”就此展开。

1902年德国阿比瓦尔堡提出了“图像学”的研究方法，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所

表现的对象，更在于它所传达的观念和象征意义。绘画对于张观鹿来说就是潜伏在色彩里、

画布上和构图中，它诱惑你、缠绕你、鼓励你。每个艺术家都在与前辈艺术家的对话中创作，

张观鹿亦是如此，他将过往图像从石化的固有的艺术史语境中“拉扯”出来，再置于新的语

境，使其焕然一新，生发出新的意义。


